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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黄黄标标遇遇““绿绿牌牌””，，交交警警也也没没招招
五万辆大货挂着拖拉机牌照超载超速，管理落空里

车主无奈：

摘掉绿牌
也没合法身份

如今，车主们面临尴尬境地，
不仅无法年审，因为没有完整的
手续，也不能在交管部门登记“落
户”。“我给农机部门打过电话，对
方说你来把车的档案提走吧，可
是我问以后怎么办，他们就不说
话了。交警部门则说没有手续就
没法登记年审。”一车主抱怨。

一知情人士介绍，这些车一
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车辆本身
没有汽车手续，无法在公安交管
部门登记。而另一种则是车辆出
厂时有两套手续，一套汽车手续，
一套农用车手续，如果车主能从
经销商手里要回汽车手续，就可
以到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
记，然而现实是，经销商不可能为
车主一直保存着另一套手续。

交警部门一位知情人士透
露，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曾专门派
调研组赴滨州调研，但调研过后
没见具体动作，“大概对此也没有
什么好办法。” 本报记者
崔岩 吴金彪 王兴飞

本报济南1月5日讯（记者
崔岩 吴金彪 王兴飞）

载重近百吨，却不属于货车；速
度上百迈，却标榜是拖拉机；农
机部门有权管它，却不能上路
执法；交警部门能上路执法，却
无法从源头上监管。我省5万辆
这样的“变型拖拉机”处于监管
空白。近日，交警部门查处黄标
车时，又无奈地和这种“特权”
车狭路相逢。

1月4日，济南二环东路与
华山西路路口，济南历城交警
继续重点查处途经此处的黄标
车。一辆悬挂绿色牌照，车牌号

为鲁16B10××的红色大货车
沿华山西路由东往西驶来，车上
载满了大石头，将车身压得摇摇
欲坠，交警上前将其拦住。明明
是货车，为何上面挂的车牌不是
汽车牌照，而是以“鲁16”开头的

“绿牌”？据交警介绍，“绿牌”是
农用拖拉机的牌照。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听到交警指令，大货车驾驶员
左翻右翻，终于掏出了驾驶证
和行驶证。然而，交警接过证件
却发现，该驾驶证、行驶证并非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证
件，而是滨州农机部门颁发的。

行驶证上，该车辆被定性为“变
型拖拉机”。“这车牌照是滨州
市农机局发的，符合规定。”采
访中，车主不断解释。

“这些车哪个不能跑百八
十迈？斯太尔核载才30吨，这些
车登记核载40吨，能说它是拖
拉机？”交警表示，如果该车属
普通大货车，就应该环检，然
而，由于该车牌照和行驶证属
农业机械，则无法参加环检。

“该车是否属于闯禁区？”
面对记者提问，交警表示“不好
说”。与此同时，对于该车所涉
及的超载情况，交警也表示管

理有些尴尬，无政策可依。
根据相关规定，驾驶员持

农机驾驶证上岗，培训审核也
归农机部门。然而，农机部门没
有上路执法权。我省目前“变型
拖拉机”总数在5万辆左右。

“这些变型拖拉机所有的
登记信息，交警系统里都没有，
无法核实处罚落实情况，这是
症结所在。”交警部门一知情人
士说，农机部门未提供这部分
材料，农机系统与交警系统也
未联网，所以就出现了“绿牌”
车名义上两部门管，实际上路
后却谁也管不了的状况。

文/本报记者 孙婷婷
片/本报记者 王小会

14岁被拐至德州

换了三任丈夫

1月5日一早，记者见到40
岁的胡阿娜，她皮肤略黑，头顶
和耳鬓已长满白发。

胡阿娜1974年出生在云南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
村，家里还有二妹妹、三妹妹和
弟弟。阿娜10岁时，不幸降临到
这个家庭——— 父亲意外身亡，
母亲带着阿娜和二妹妹改嫁，
将三妹妹和弟弟连同家中的房
子，都送给了叔叔。继父家中并
不宽裕，温饱都不能解决。10岁
的阿娜靠给别人家放牛放羊换
取每天一顿饭。在一次去叔叔
家讨粮食的途中，阿娜遇到了
一名中年妇女，并被告知可以
随她打工挣钱。后来阿娜才明
白，她被拐卖了，连同另外两名
同县姐妹，被贩卖到德州陵县
徽王一名吴姓男子家中。当时
阿娜才14岁。

“想妈妈，想妹妹，天天琢
磨着怎么跑出去。”比阿娜大15
岁的丈夫，竟用铁链子拴住她。
一年后，阿娜跟丈夫有了一个
儿子。丈夫家一贫如洗，阿娜在
儿子7岁时，改嫁给陵县宋家镇
的一名男子。

2012年，阿娜独自一人来
到德州市区打工，在大学西路
国泰商务酒店后厨找了个洗碗

的工作，并结识了目前的第三
任丈夫。

26年哭坏眼睛

矢志寻找亲人

这些年，阿娜无时无刻不
在想回云南找寻亲人。只要有老
乡回云南，她都会让他们捎一张
照片，捎一次，哭一次。每一天，
她都在想妈妈，想妹妹，想回家，
而她寄予唯一希望的照片，却并
没有带回好消息。阿娜说，回过
云南两次，但都寻亲未果。

“晚上做梦是常有的事情，
睡梦中，叫一声‘妈妈’，哇哇地
哭一晚上。”流了26年的眼泪，
阿娜因此视力不断下降，看东
西越来越模糊，也做过两次手
术。阿娜寻找亲人这件坚持了
26年的事情，终于感动了第三

任丈夫一家人。“我现在的丈夫
说，攒钱，带我回云南找家。”

去年12月11日，听说工作
的酒店有云南老乡，阿娜追问老
家的消息，讲述了自己的坎坷身
世，恰巧被餐饮部经理李玉霞听
到。李玉霞当天将胡阿娜的经历
发布到宝贝回家寻子网站上。
2014年1月4日，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阿娜得到了苦苦找寻了26年
的二妹的电话。阿娜高兴得又蹦
又跳。在确认了电话另一头的确
是自己寻找多年的姐妹后，她们
约好1月5日在德州相见。

姐妹相约年后

回云南寻亲

1月5日一大早，阿娜在国
泰商务酒店等待着妹妹的到
来，她激动得一晚上没合眼。上

午9点，二妹余万梅从泰安肥城
赶往德州。下午1点30分，两人
见面后抱头痛哭。

至此，当年的一切才真相
大白。原来，当年听说她被拐卖
之后，妈妈将多病的二妹出卖
了，仅仅换取了三袋子粮食。养
母给妹妹取名“余万梅”，余万
梅选择外出打工挣钱寻找姐
姐。途中也被人贩子拐卖到济
南，被逼嫁给大她20多岁的丈
夫，之后逃脱，认识了现在的丈
夫，他们在2012年登记结婚。

“谢谢李经理，没有你，我
恐怕一辈子都找不到妹妹。”见
到李玉霞，两姐妹跪在地上。

“等过完年，我们一块回云南。”
相见后的姐妹两人，相约回云
南老家后，找到三妹，先去给父
亲上坟，然后一起寻找母亲。说
到这里，阿娜再次泣不成声。

姐姐妹妹被被拐拐2266年年后后重重逢逢

本报聊城1月5日讯（记者
王尚磊 郭庆文） 5日下

午，在聊城市南外环，上演了一
场生死救援，两名儿童掉进结
冰的深水坑中，众人用各种方
式砸冰搜救沉入水底的孩子。

5日晚7时，记者赶到聊城
市南外环一家工厂南门附近
的水坑旁，消防队员正用长长
的铁钩搜寻沉入水的儿童，水
面上漂浮着很多冰块，冰块的
厚度约两厘米，消防队员不时
将大一点的冰块砸碎。“家长外
出有事，回来找不到孩子，现在
水下面还有一个男孩，女孩子
被发现得早，已经送到医院
了。”现场一下水救人的村民
说，下午4点多，孩子的家长到
水坑旁寻找，发现女孩漂在水

面上，就立即将女孩抱上岸。
该村民说，当天两个孩子

在外玩耍，男孩家长找不到孩
子就怀疑是沉入水底，立即呼
救并拨打119和120。这位村民
说，他和其他村民一起脱掉外
套穿着内衣跳进冰冷的水中
寻找男孩，但由于水太深，再
加上水中散布着很多石头，没
能找到男孩。

消防队员调来橡皮筏，在
水中继续搜寻。当天晚上7时40
分，男孩终于被发现，急救车立
即把他送到医院。遗憾的是，男
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急诊
医生介绍，早先送到医院的女
孩只有微弱的心跳，挽救的希
望很渺茫。两个孩子的亲属介
绍，女孩6岁，男孩也仅有8岁。

冰冰窟窟救救人人
两孩子一个未脱险一个离世

交警部门解释说，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12条规
定：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应
当定期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提供拖拉机登记、安全技术检验
以及拖拉机驾驶证发放的资料、
数据，以便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对拖拉机驾驶人做出处理。

交警部门一位知情人士说，
由于农机部门没有提供这部分材
料，所以就出现了空当。

“在全省范围内，今后这种
‘绿牌’变型拖拉机都不能登记年
审了。”山东省农机监理站一工作
人员称，滨州、临沂、德州、潍坊、
济宁等地挂绿牌的“变型拖拉机”
总数在5万辆左右。目前，山东省
内对所有变型拖拉机牌照都已完
成公告注销任务，但一些“绿牌
车”仍在路上跑着。 本报记者

崔岩 吴金彪 王兴飞

5日，消防员和村民砸冰救人。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余万梅(右)带来了三妹用手机发给自己的照片，大姐胡阿娜看后失声痛哭。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1月5日，对40岁的胡
阿娜来说，一辈子都难
忘。在这一天，她终于见
到了自己苦苦寻找了26
年的妹妹。

头条链接

交警和农机部门

信息不联网

安全之窗
主办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标准《生产经营单位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29639-2013)开始实行，这
是我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领域的
首个国家标准。

应急预案，就是在紧急情况
下如何逃生、怎样保护人身安全、
如何救灾等活动的疏散救援方
案。

在新的国家标准中，首先明
确了应急预案编制的六个步骤，
即成立应急预案编制的工作组、
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能力评
估、编制应急预案和应急预案评
审。其次，规范了应急预案体系，即
主要由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
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构成，并特别指
出，风险因素单一的小微型生产经
营单位可只编写现场处置方案。同
时，还对每一类预案的功能和应包
含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要求。

应急预案编制

有了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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